            视觉文化课程中的“器”与 “道”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有图文并茂的书籍、有逼真的照片摄像，还有栩栩如生的画卷等等。这些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们的世界相对古代更多样化了，也更现代化了，但是相对不变的却是我们对事物的一个认识规律：由特殊到一般、由个别到一般、由具象到抽象、由表象到本质、由经历到经验、由经验到理论等等。

易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如果传承易经中的这句话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世界将归纳为是一个由器到道，再由道到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同样，我们在学习视觉文化这门课的时候也是遵循这样一个过程。下面我就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一下我们这门课的结构：
（1） 由器到道

细细回想一下张老师的课程，我觉得感触最深得张老师给我们讲授知识的方式。她不是简单的把她所知道的讲给我们听，而是引导我们去观察去思考，也许我们的思考方式会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张老师总会引导着我们去思考，去发现问题的本质。

例如，张老师在给我们讲解符号这一概念的时候，她先是让我们思考我们所认为的符号都有哪一些，然后总结一下符号的概念，再通过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符号案例“男女厕所”的标志，来具体的讲解符号的定义、本质等等。最后再让我们回归到现实生活中实例化符号的定义及其本质。张老师的这种教课方式贯穿在我们学习视觉文化这门课程的始终。这样不仅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视觉文化这门课，也能更深刻的将在课程中培养的视觉文化素养应用到我们的实践之中。同样，张老师的给我们布置的一些课下小作业也是如此，看似是一些小问题，但是确实是在培养我们视觉文化素养。
总之，张老师的课程给我的感觉是：先让我们从现实生活的视觉文化的“器”出发，再在器的基础上去理解视觉文化中涉及的“道”。在张老师的课上不仅仅是了解了视觉文化的一些相关知识，更多的是学会了如何去深层次、多角度去观察周围的事物，也更加理解了张老师所说的“看不等于看见，看见不等于看懂，看懂不等于看好”。可以说通过学习这门课，我在观察周围的事物的时候，不会像以前一样匆匆扫过，可能会在对待某些事物的时候多了一些深度，也多了一些角度。
（2） 由道到器
    我们都知道我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也要学会改造世界。同样的，在视觉文化这门课上，我们在张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了如何由器到道，达到了这样一个理论的高度。在这个学期末的时候，张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让我们根据对视觉文化的理解，设计一个powerpoint文档，文档要求我们由生活当中的器揭示其中的道。就这个作业而言，设计powerpoint文档的过程就是要让我们把在视觉文化课上学习的“道”用“器”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一个由道到器的过程。
    我们小组针对张老师的作业，综合全小组的智慧，做的是《三基色狂想曲》。而我主要是负责的三基色之红色的部分，下面我就就在做这部分作业，说一下对这门课的理解和感悟。

当我们在第一眼看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这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们在做作业的时候，我们先向大家展示了一下红色的定义，是三基色和心理原色之一。然后根据红色又依次来展示我们想到的事物。

可能大部分人在看到红色的时候，会想到春联、鞭炮、灯笼等等一些喜庆、吉祥的日子才有的红色事物。我们可以把春联、鞭炮、灯笼看做是喜庆、吉祥的符号，因为在长年的累积下，我们给他们赋予了一定的代表意义。也有一些向往爱情的人想到的是代表激情的红玫瑰。因为我们的题目是《三基色狂想曲》，所以我们希望想到一些大家不常想到的一些事物。这也是基于视觉文化课程的原因，如果大家想到的东西都是这些，也就相当于我们大家都看到一些东西，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懂一些东西，更看好一些东西。针对这一理论我们把我们的内容最后定格在以下几个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节、剪纸文化、春节想到的年的传说、古代辟邪的红色宫殿；安全警示标志；代表灾难的火灾、流血、死亡事件；艾滋病的标志“红丝带”；性格色彩学中的红色。
我们在做这份作业的时候，可以说是在应用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不仅仅是由道到器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锻炼我们视觉文化素养的过程。具体来说，在张老师的课上我们了解了符号、所指、能指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之后就需要找素材来设计我们的作业，如果我们对以上三者的关系都不理解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找到很好的作业主题以及内容。同样地在我们确定好主题查找素材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我们在课上所培养的视觉文化素养，因为没有很好的视觉文化素养是很难在大量的素材中找到适合表达主题意思的材料。可以说，通过做这份作业，我也对“道”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当对“道”有更深理解之后，那么我们实践中的“器”也会更高一层，“器”与“道”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过程。
总之，对于张老师的视觉文化课，不仅仅是一个介绍器与道的关系的一个单纯的讲解课，张老师的课本身就是一个器与道相融合的课程。在这其中，不仅可以理性的认识器与道的关系，也能在实践中应用我们的器与道，在实践中加深对器与道的认识。
